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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当时兼任中

南军政委员会委员
,

他乘南来汉 口参加军

政委员会议之便
,

就

从汉 口打电话给我
,

邀我前去面谈
。

他住

在当 时 的
“

江 汉饭

店
” 。

他给我的第一个

声全含食。
.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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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李达

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

义哲学家
,

但恐怕很少人知

道他还是我国少有的马克思

主义法学家
。

还在三十年代初期
,

我

在大学读书时
,

曾读过 日本

穗积重远著的一本《法 理 学

大纲》 ,

是由李 鹤 鸣 译成 中

文
,

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
。

当时我还不知道 李 鹤 鸣是

谁
。

解放后
,

李达同志到武

汉大学来任校长
。

大概是一

九五三年
,

有一天我跟李达

同志一道到汉口中南高教部

参加一个会议
,

华中师范学

院院长杨东药同志也出席在

座
。

他们两位彼 此是 老 朋

友
。

他们谈话时
,

我听到杨

东药 同志很亲切地称呼李达

鸽洛语

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

伺 志
: “

鹤鸣 ! 鹤鸣 ! ” ,

这时我才恍然明白
,

原来当年翻译那本《法理学大纲 》的李鹤鸣
,

就是我们的这位校长李达同志
。

我在大学读书时
,

也曾读过他著的《社会

学大纲》 ,

那是用
“

李达
”

的署名出版的
。

因

此
,

我对他的名字并不是不熟悉的
。

不过
,

我开始认识李达同志
,

却是在解放以后
。

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
,

就设有中央法制

委员会
,

专门负责新中国的立法工作
。

李达

同志是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
。

该委员会想

调我去参加工作
,

就委托李达同志向我转告

印象
,

就是他是一位非常和善的长者和学者
。

他十分平易近人
,

我虽然和他初次见面
,

但一

点也不感到有什么拘束
。

我当时任武大法律

系主任
,

就乘此机会邀请他到武大向法律系

全体学生作一次报告
,

他欣然应允
。

他讲的题

目是
“

怎样学习法律
” 。

我记得他讲 的中心内

容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 习法律和研

究法学
,

才能使我们新中国的法学有一个崭

新的面貌
,

并且一步步地提到较高的水平
。

在他担任武大校长后最初几年内
,

我由

于工作关系 (我当时兼任学校教务方面 的 工

作 )
,

时常和他接触
。

他虽然担任 了校长
,

但

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
。

他对

新中国的法律教育
,

是非常关心的
。

院系调

整后
,

武大法律系不但没有被取消
,

而且更

扩大和发展了
。

在调配师资间题上
,

他总是

尽力帮助解决困难
。

举一个例子来说吧
:

我

曾经建议请求教育部从人民大学调配一些新

毕业的研究生来武大任教
,

以充实和壮大法

律系的师资队伍
,

他便马上毫不犹豫地表示

同意
。

他虽然将他的主要精力倾注于辩证唯

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研究和写作
,

但他对法学的兴趣仍不减当年
。

一九五四年

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公布后
,

他为了帮

助人们学习和了解这部宪法
,

曾于百忙中抽

时间写了一本《谈宪法》和一本《中华人 民 共

和国宪法讲话》 ,

付 印问世
。

李达 同志去世已经十多年了
。

不久前
,

从他遗留的文稿中
,

发现 了他写的一本《法理

学大纲》上册 (听说还有下册和全书的手稿
,

现在还没有找到 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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